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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呈现
他发现的方式，包括思想、包括哲学、包括诗歌、
包括技能。

用什么能呈现我灵魂深处最晶莹神圣的部
分给世界？上世纪 80 年代时是我写的诗歌《周
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和《朦胧诗选》，此后有了
书画集《邵璞书画》和《邵璞焦墨艺术》。

精神给世界带来时间的永恒，精神给人带来
感情。很多人要用一个故事，用一生呈现一份感
动；而我，用焦墨、宣纸、毛笔呈现我心智的最不
平凡的凝结，继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永恒。

什么是焦墨？焦墨是传统中国画之一种。
顾名思义，焦墨与通常中国画相比，首先不用色
彩，然后是很少用水，在美学思想、技法、传统师
承、表现手段、创作程序等方面与传统中国画完
全一样。焦墨多发展于中国画的山水画大类里，
在中国画的花鸟、人物类里少见。在中国画发展
历史上，比较成型的焦墨在清代中国画大家程邃
的作品里可见。近现代焦墨中国画公认的大家
是张仃先生，张仃因为“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后，
因丧失绘画基本条件而与焦墨艺术结缘。

我作焦墨，源于张仃先生焦墨艺术的启发。
12岁接触绘画，从素描石膏像和人物开始，到小
学中学的黑板报，这算是我艺术的启始。1977
年，作为最后一批知青，我在农村青年点的锅台
和天地间顽强坚持自学绘画。1979年高考，我考
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此时倾注更多的是对文学的

追求和对诗歌的热爱，绘画生涯转为业余。1983
年我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做记者采访外，
还兼为《广播节目报》（现在的《中国广播报》）画
插图。那个时期，彩墨、人物肖像、山水等，需要
什么画什么。1985年进入中国作协《文艺报》工
作，在其9年以及到日本留学的3年中，给我的
艺术带来了升华的转机，我开始与众多艺术大
师深度接触、学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接
触到张仃先生的焦墨艺术，并开始我的焦墨中
国画创作。

在参悟张仃以及诸位艺术大家的笔墨中，我
认识到了中国画对物象和内心的概括、提炼，所
能达到的笔墨的美学高度、形似高度，继而是哲
学的高度，是艺术生命之所在。

因为我的艺术学习起源于西画，同时始终酷
爱并深入钻研傅抱石、陆俨少等艺术大家的艺术
思想、艺术技巧，所以，我对焦墨艺术的理解与张
仃先生还不完全一样，对于焦墨与中国画创作我
有很多自己的认识。首先，焦墨可以自由地写
心，就像用书法画画；焦墨本身的局限也是无限
的，它必须在中国画笔墨上有所发现和建树；其
次，焦墨其实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仅为墨水瓶里的
墨。怎样的墨可以称之为“焦墨”，因人而异。我
理解和坚持的“焦墨”与水离不开，与宣纸、毛笔
离不开。水在“焦墨”里，犹如露珠一样稀有，犹
如每个人的血液一样重要，仿佛草和牛羊一样，
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绘画之于我，就像我与我的青春，无论走到
哪里，无论我在干什么，抑或贫穷，抑或富有，我
都从未真正放下过。回忆起来，我是持之以
恒，在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机会瞬间播种绘画的
种子，收集滋润禾苗的阳光雨露，勇往直前地
耕耘。1983年入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1984
年被时任台长杨兆麟抽调重写广播史。从延安
出发，沿着新中国广播发展之路行进，这是我
人生第一次用一个整月的时间深入陕北，在大
山缝隙中间蜗居，乘驴车体会山川的脾性，与
山水完全无距离朝夕相处；第一次乘十几人的
小飞机，从空中俯瞰山川风貌。当我从陕北回
到北京时，几乎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是，只
有我自己知道，除了更多了解了中国广播史之
外还收获到什么。我把我交给平凡的机会和自
然，而平凡和自然却回馈我神奇，这应该是我
和艺术生长的逻辑。

1986年，又一次这样的壮行，这次用时一整
年，我以中央讲师团一员的身份离开北京，来到
黄山脚下的歙县岩寺镇，歙县是歙砚的产地，在
那里可以远眺巍峨的黄山和九华山。岩寺的松
林一团一团随处可见，它与黄山松应属同种同
宗。黄山最得山水的精灵，因为山上云雾发达，
所以山石和松都生机震天、地感鬼神。这一年，
饮黄山泉水，走没有路灯的山间小径，与飞禽和
鸣，从山川风物寂寞相处。

一年后回到北京，当恍如隔世。办公室来了
很多新人，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一个角落，位置满
满的。不比出国留学，下乡对人成长的履历没有
任何添彩，相反，在政治上、业务上，我彻底落后
了，我的绘画艺术仅仅进步在心智，真的不被人
看到，不被人理会。我的绘画就是这样处于人们
视线最灰蒙的地带。

30 多年来，我已习惯在平日漫长等待的时
间中，把精力集中到一本前辈的画册上，每日睡
觉前基本把电视频道锁定在主角为山水的自然
节目上，深入一草一木的呼吸，感受松或其他植
物的生命，感受岩石的性格。这应该就是那一种
寂寞吧，这种寂寞就是信念，就是坚持，就是感
情。我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很久后能被看到的是
一幅不一样的风景。

30 多年来，艺术给我尊严、给我自信、给我
朋友，给我机会、事业、专业，更重要的是艺术其
实是最忠实地倾听我诉说、任我雕琢、给我回应

的另一个世界。普罗艺术的王翔先生曾经与范
晓蕙一次谈起我的画时一语中的：邵璞失意时画
画。其实“失意就是寂寞时、就是失败时”。

30多年来，在内心深处，我其实一刻不敢懈
怠，我不能辜负伯乐、辜负上苍对我的赐予与发
现。我走在它们视线聚集出的彩虹之上。

纵观中国美术史，每一个时代的绘画无不成
就在涅槃，画家之间的长短无不如此：建树在笔
墨对物象和内心的概括、提炼和发现上的创新。
艺术成长过程里最重要的环节，在于“发现、提
炼、概括”方面的建树。焦墨中国画破中国画里
七法，仅在墨、宣纸、毛笔三者中经营中国画的博
大精深，相当于徒手攀岩。

在某种意义上讲，焦墨等同于用毛笔在宣纸
上写诗，“笔墨”必须提炼到“诗意”，诗意必须同
时极致达意“造型”。焦墨，在中国画里是这种

“发现、提炼、概括”的极致的体现之一，回避色
彩、矫情用水，等于使中国画去掉了衣着后还要
达到“人是衣服马是鞍”的程度，所以有无限风光
在险峰的感觉。

我是一个在商海和艺术两栖的人。经商把
我带到艺术家一般不可能到达的生活和自然的
边界，文学给我孕育出最深厚的概括时空的能
力。我相信，我在商海的作为不会给世界留下任
何波澜，但艺术会。当尘埃落定时，我的焦墨艺
术，一座淳朴激荡的来自灵魂的自然，会在人类
的时空留下印痕。

焦墨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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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是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兴起之后当代
诗坛的一棵常青树。其诗篇 《手枪》《玻璃工厂》

《傍晚穿过广场》 以及近年 《黄山谷的豹》《凤凰》
等为当代诗歌增添了无可替代的厚度和荣耀。然
而，如此优秀的诗人却又是一位同样优秀的书法
家，是优秀的文化艺术评论家。

我们不妨先读一段他的书法宣言与自白——
“书法，是修远，是思接千载的事。每个有定力的书
家，身上都同时活着几个时代，活着一堆亡魂。书
法，就是从已逝时间，从这些亡灵，把自己的新生换
出来。比如，从王羲之换神韵，从颜真卿换气场，从
米芾换法度，从怀素换手感……书法，如此万般地脱
胎换骨，却不知今夕何年，此身何人。我们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今人身上的二王、张旭怀素，这些
伟大的古人才会停笔不写？这些二手的古人书家，
让今人书家近乎无辜地心有所动，并且，星际旅行般
浩渺地空等下一站，直到山河入墨，万物的落花流水
驻步于笔端。直到思的笔触，云的笔触，在奇妙的宣
纸上，把汉字如鸟群般打开。真的，好的书法，会神
秘地把不是字的东西写到字里来，又把字，写到字外
去。”（书法集自序）透过诗人华彩语句的外壳，就其
所表达的思想来看，说到如此深刻的层面，的确不多
见。

出生于1956年的欧阳江河读书时恰是“文革”年
代，幸好他不幸之中幸遇了书法。他一笔一画地临
写着古人的小楷大楷排遣寂寞与迷茫，他起初的临
书漫无目的，临的很杂，钟繇、王献之、颜真卿、苏东
坡，还有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碑刻金石，这使他因写
诗“中断”写字之后若干年再次挥笔作书时，人们看
到的不仅是技法的浑融沉着、笔力洞达，还看到了熔
铸了他独特诗人性情、不同于古有别于今的自家风
采，这便是“满纸云烟，骨带烟霞”（书法集自序）。翻

读欧阳江河的书法新作，不能不让人由衷地赞叹宋
代朱长文在《续书断》里说的一句话：“夫书者，英杰
之余事。”

英杰者何？才能超群之人也。“能”，可以通过勤
奋达到；而“才”，则不是光靠练手腕子就成的。作为
一位成功的诗人，欧阳江河腕下的点画线条自然应
该有着不同于其他普通书法家的意蕴与风采。或者
换句话说，他要在诗歌意象与点画墨象之间找到一
条接通的渠道与桥梁，让他的诗意流灌滋润丛生绽
放。前边所引他的自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白，“把
汉字如鸟群般打开”，正是如此！这正是诗意的魔
力。

说到底，诗意、画意、书法中的味道等等无不是
自己内心对某种感受和理想的强烈渴望。伴随诗人
敏感而啼血似的反复咏叹，欧阳江河的诗意就这样
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书法挥写。在布鲁姆画廊为其出
版的《欧阳江河书法集》里，小楷横卷《杜甫诗十首》

《庄子逍遥游》用笔精到、整饬典丽，既折射出作者扎
实的童子功，又透露着仿佛旧文人般平和散逸的古
雅情怀；行书斗方《逍遥游》《王维诗四首》《储光羲江
南曲》《黄庭坚七言古诗》及行书横幅《心经》笔笔沉
着如锥画沙，坚定与苦涩升华了作者诗意的情感；而
草书条幅《顾况诗》《宋之问诗》胎息旭素近取散翁，
潇洒飘逸流美婀娜，分明是诗人天马行空般的情感
与才思的恣意挥洒。欧阳江河的作品是多样性的，
其小章草古朴典雅，点画圆厚朴拙，如其行草《庄子·
逍遥游》等篇什，结构错落，点画混圆却又不失灵
动。小楷端庄秀丽，大小错落像王献之《十三行》的
清灵与典雅。如果将其每一个点画拆分来看，每一
个线条的扭动，都能感受到像其诗歌一样沉郁的呼
吸。诗人终究是自由的，这份自由也会化作各样的
形式喘息在诗人的作品中，没有程式，不刻意，但在

这份自由中欧阳江河依旧选择了接续书法史中的
“亡灵”，因为他坚信“书法，就是从已逝时间，从这些
亡灵，把自己的新生换出来”。所以他的每一句诗都
有诗味，每一个点画都有韵味，他也换出来自己的一
种特殊的味道。其草书张扬奇肆，深受怀素草书的
影响，点画凝练，结构肆意变化，枯湿浓淡对比强烈，
纵横之间有叱咤风云之豪迈。如其诗所言“语言就
是飞翔，就是以空旷对空旷，以闪电对闪电”，线条与
结构之间的对比其张力就像天马行空的语言，痕迹
烙在他的诗歌里，烙在其草书的作品中，左冲右撞，
却又自然和谐地摆布在一片空白的天地。

欧阳江河的情感是丰富的，是沉郁的，他的情感
化成了一片深沉，流进了诗歌又挤进书法，这不是一
件奇怪的事情，也不是简单的贴贴标签而能概述的，
因为他的内心已经有无数话要说，诗，显然是不能完
全承载这一切了，他又将话讲述到了宣纸上，“诗不
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欧阳江河正
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在书法创作探索中追寻着他的
诗意，他的意象。

我想，要真正读懂他的书法，还是先读一下他的
诗吧。因为在诗里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诗与书法作品
之间的那份共通的难以言说的感受，也更能读懂其
处理诗句和书法创作时一致的表达手法。诗、书、
画、印无不是以情感为基础，以意象为本体，以自由
为方向，以语言为表达，它们相互凝结，相互依托，一
些超越情感、高于意象、令人无限遐想的感受慢慢地
升起来，它既不属于作者，也不属于观众，它只属于
作品。

以诗歌为切入点进行书法探索，将会使江河最
真实的意象在书法创作中接近现实，相信会有更多
的具有探索和启迪意义的作品出现，传播和影响着
当下的书法创作者。


